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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与该国的历史背景、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有密切的

联系，这也使文学作品往往会带有“国界”，具有“民族性”、“本土化”。新华微型小说

创作也是如此，从2002年新华小说作家董农政主编、新华作家协会出版的《跨世纪微型小

说选》中所荟萃的成果来看，这跨世纪的十年间，新华微型小说的创作极具本土特色。无论

它的创作主题、语言风格和创作技巧等都“少了一份隔膜，多了一份本土的亲和力”。而新

华微型小说在艺术创新上更是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开创了一个新的创作路子。 
 
新华微型小说发端于七十年代，蓬勃于八十、九十年代。它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创作技巧上，新华微型小说作家敢于大胆创新，艺术形式上开创出诗歌

、寓言、科幻、公文、书信、讣告等多种非传统意义上的“微型小说”体式，或者将这些体

式的精髓融合到微型小说中，在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不断出新，形成别具一格的创作特色。从

资深作家及中生代的“伤痕文学”、“文化乡愁”到新生代的诗化、散文化和创作技巧的多

样化，新华微型小说逐渐走向成熟，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现阶段，新华微型小说正从一

个高峰步入平稳的发展阶段，并作着调整向另一个高峰探索。 
2002年，新加坡作协出版了《跨世纪微型小说选》，总结了1992-
2002十年间新华微型小说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并以此探讨这种现代小说文体在

未来的发展道路。该书的编辑意图是“在新华文学的长河里作一次截流式的选择”，将新华

微型小说界迄今为此最繁荣的十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结集出版，这在新华微型小说史

乃至新华文学史上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是见证新华文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书集合了

资深作家、中生代作家、新生代作家三代作者的作品，因此具有“题材的繁复、新技巧的实

践，内容的时代感”都涵括在内的特点，入选作品在创作主题、语言风格、创作技巧等都极

具本土特色。可以说，这本书较全面地呈现了新华微型小说界这十年间的艺术特色，同时也

是新华微型小说这十年间的成果展。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这十年间的新华微型小说的发展变化表现为：在题材上是从“华文情结

”、“文化乡愁”转向“都市生活”、“情感婚恋”；创作手法上则是逐渐融入了诗歌散文

的因素，并有不少新技巧的“发明”，创作技巧渐趋多样化。这也体现了从资深作家、中生

代作家到新生代作家人生经历、创作观上的差异与转变。 
上述三类作家，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的面貌，作品的语言、人物情感、地

名（如乌节路）、选材等都极具“本土化”，“南洋色彩”格外浓郁，体现了较强的现代感

和真实感。他们大多都在东西方文化冲撞、道德情感新变、华文教育没落、创作技巧探新等

方面去着手努力，很少去塑造理想化的正面人物，在文化底蕴方面也相对略显薄弱一些，大

多数作家都是从日常生活中较为表层的人和事去选材立意，多是体现个人的主观追求，没能

站在人性、时代本质这些深层次的角度去思考和审度。这很大程度与新加坡的文明程度高，

法律健全，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等因素有关。由于这些因素，文人们内心“受伤”的程度就

会低些，视角也就会集中在“华文教育”、“情感和谐”、“追忆乡愁”等方面，这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虽然具有本土特色，但也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像黄孟文、希尼尔、董农政

、卡夫等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能够写得深沉旷达，表现了作家深刻的洞察力和浓厚的人文

精神、可贵的忧患意识。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的“觉悟”性还未能令人满意，因为

这些作家的内心“受伤”的程度还不高，还未有用“沉痛”的目光去“透视”世界，把立意

深入到一些人性和社会的深层的本质。他们大多是持乐观的态度去审视现在这个社会的现象

，他们的作品多数是“平静”地向社会呼吁在哪些方面要提高。他们笔下没有官场腐败、环

境保护、重大犯罪、欲望膨胀、人性弱点等重大社会问题，而多数涉及的都是人性情感、人

生态度、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等较为生活化、片面化的话题，有些还常常是生活上的小事或

一些小问题、小片断。如一篇论文的提纲（《论文》）；一些个人对生活的想法（《十二想

》）；一件生活上的小事（《戒烟》）；一些“常见”的小人物（《黑狗仔》）。当然这些



作品虽然没能站得更高更远，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也是一些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品，因为它们

在揭示时代本质的和生活底蕴方面，也是十分有力度的，虽然没有使人黯然泪下的情节，没

有让人疾首的恶霸，没有让人崇拜的传奇人物，没有让人回味无穷的英雄气概，没有让人恐

慌的变故（这里是指多数作品没有或没有其中的元素，并不是所有作品都缺乏这些元素），

但却也有自己的特色，能把故事里的情、意、社会内涵、时代意念、人文精神都融铸在一起

，使作品有相当的艺术张力。一部分作品更是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准的，特别

是张挥、彭飞等发人深省、关乎民族荣辱的“华文情结”；黄孟文、希尼尔、南子等关注政

治黑暗、战争残酷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一、“华文情结”与“文化乡愁” 
这类作品主要体现社会的各种新旧意识的冲撞。文化与教育是新华微型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

，是新华微型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城市化进程中，华文教育没落，现代意识突起，东西文化

对撞，这些都使得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华人作家们感到十分痛心与忧虑。谢裕民的《论文》通

过“我”把论文题目由原来的“《新加坡的民间遗产》”改为“《新加坡流失的民间遗产》

”这样前后强烈的对比，道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叙述母题——

“华族遗产的流失”；黄孟文的《迈克》则通过描写杨迈克身为一个正统华人却不会读不会

写华文的窘态，道出了一类人轻弃华文的心态，也直述了一个深刻的现实--
“华语（母语）的低迷与式微”，导致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尤今的《七叔的书店》通过一

个酷爱华文文学的“七叔”经营书店无奈转业，继而经营音像店却是人如潮涌的对比，道出

了当代青年男女价值观的改变，也揭示了另一个更为深沉的叙述母题--
“华文教育的没落”；而吴彬映的《僧推月下门》则以荒诞的形式，通过韩愈与贾岛的对话

，从中隐喻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一者是仍然坚持传统文化，另一者却是“弃中从西

”了，从而道出了另一个叙述母题--
“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等，这些就使华文作家们形成了一种伤惜华文的创作主题，焕发起一

股挽救华文的文化使命和创作激情。这些作家在华文教育者和华文作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其原因，黄孟文就这样提过：“在五十、六十年代，新加坡社会注重儒、道、释三教，孝道

思想至浓，遵循规范迥然不同，对老一辈的族群产生了冲击。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不会有这

种感受，所以他们用别的题材写作。一些资深作家写校园苦闷，写被歧视，为作品提供了最

原始的素材。其实，文化地位低落便是新华微型小说的最大特色……”在现代经济大潮和社

会剧烈转型时期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意识不但对文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人的生活，对

人的传统习惯和生存状态都产生了激烈的冲击。在新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人生态度、生

活习俗、文化氛围中，人们都感到困惑，感到无奈。许多作品都对此有所反映。蓝玉的《林

大光想移民》道出了人们不再适应新加坡到处要使用英语的西化生活；林高的《舍不得》则

通过一个老年人对旧事物的不舍情怀，道出了这一类新加坡人不愿意改变原来的生活状态的

意愿。……以上这类主题的创作我们称之为“华文情结”；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使许多

作家生发出一种危机感，在怀旧与留恋的情绪中手足无措、焦虑不安。他们对新环境感到难

以适应，精神焦灼忧郁，于是便有了留恋旧日生活状态与思古怀乡情绪的作品。张挥的《门

槛上的吸烟者》题材虽然普通，但却写得深沉苍凉，在这一位吸烟者的经历中，我们看出了

骨肉分离、民族异化，同时华文教育日趋式微，这对老一辈爱国念家、思古怀乡的人如何不

伤怀？他们始终不变的，又何止是吸烟这一习惯？而怀鹰的《最后一夜》就表现了时代变迁

，人生苍桑，在世事变幻中，人的内心亦倍受磨砺，在莫名的悲痛中，人们怀念昔日的习惯

与气味，留恋那流失的年华。雨还是那场雨，但青春不再，时代变迁，许多东西都已不同，

这如何让人不伤怀？……这些作品可称之为“文化乡愁”。“华文情结”和“文化乡愁”都

是一个长久的叙述母题，至今仍未停息，而这类作品多数是中生代以前的作家创作的，人们

把这一时期充满感伤情怀创作的作品称之为新加坡的“伤痕文学”。 
 
二、重审情与义话题和历史精神 
随着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外来的新思想也渗透到本土的思想中，社

会观念进入了剧烈的转型时期，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在金钱观及追

求享受思想的强化突起中，人性与亲情受到了重大的挑战，开始逐渐淡薄或异变。都市生活



中出现林林总总的新现象，这些，都引起了许多文人作家的关注，他们用其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以及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社会道德规范、人际关系、价值观等

生活内容中所襄括的情与义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同时，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们也会很容易回

顾历史，重新寻找和思考历史精神，并给这些历史赋予新的意义，希望以此唤醒人们的民族

精神，重树社会的道德规范，重塑人性的真善美。 
在审视情与义的话题中，有如反映现代工作繁忙的《伤疤》等作品。《伤疤》从坐车打盹撞

破头的角度，反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人们为了不被淘汰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忘我工作

，以适应这快节奏的“经济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发掘出了新的社会问题——

如何处理、优化我们的生存状态呢？反映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的《电话怎么还不响》、《沉

默族》等作品，这两篇作品都道出了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增强，人们的交流减

少，不善于沟通，而《沉默族》更是写到人们甚至互相猜忌，从爱诽谤到顾虑重重，变得沉

默，甚至失语；反映要珍惜亲情的《打嗝的亲情》、《彬彬》等作品。《打嗝的亲情》通过

一系列意识流的回忆与幻想，告诫人们，要给孩子们多点爱心，比如亲手为他们准备一桌丰

盛的晚餐，不要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大灰狼”、“外星人”。《彬彬》则写出了母爱之深沉

，道出了母爱的可歌可泣，那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母亲却牵挂着自己儿子的安危，用自己的血

肉之躯挖出了一条深沟！她的灵魂，她的品质，感动了每一位活着的人，提醒了麻痹的人们

思考，我给孩子们的爱，够了吗？反映要品味生活的《滴》及《憋》等作品，《滴》及《憋

》的作者是梁文福，作品用随意识流而动的交互叙述方式，构成一种模拟映衬，用一种为人

所熟悉的事件去阐明另一件为人不注意或难以理解生活哲理，并道出其形成原理，使理性形

象化，深入人心，读来“入口甘甜，回味无穷”；质问生活与艺术价值取向的《手》则道出

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同时也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些矛盾是通过一组意象的对比构成

的，茉莉花香与汗臭，艺术的纯洁的手与按摩后油腻的手。金钱的味道与生活的喧嚣使人无

法静下心来听一首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从以上作品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人在新的生活方式

中有了新的烦恼，他们心中对由于社会的快节奏、竞争激烈所产生的人情淡薄、道德失范、

求实主义等而感到烦恼和迷惑。而微型小说则为他们提供了倾诉的园地。 
在现代化较为发达的社会中，或许人人都已忘记或淡薄了历史英雄和民族精神，但无论在何

时何地，历史和民族精神都是不应被遗忘的，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许多从历史中走过来的

作家就用他们敏锐的笔触，激发人们去回顾历史，也籍此来提倡民族精神。 
新加坡曾受别国侵略，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屈辱史，以及在争取独立的民族斗争中所呈现的

民族英雄与民族精神，都使新华作家们有了重提历史，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林

锦的《血胎》就是用惨烈的笔调和奇特的表现手法写出了英殖民者的掠夺与日军侵略者的暴

行，提醒人们要谨记殖民者和侵略者破坏环境、破坏家园的罪行。柯奕彪的《狙击手》则刻

画了一位在新加坡反殖反侵略民族斗争中的民族英雄形象，他沉着、冷静，不畏惧凶残狡诈

的敌人，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梁文福的《历史之一日》则通过表现孔子删史及后人拍摄时

也删史的轻率态度，借古讽今地批判了现在部分新加坡人甘愿遗忘历史的“忘祖”现象，指

出了历史有不可侵犯的尊严，以及历史在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篇章

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生锈”乏味，没有因现代化的喧嚣而褪色，这些篇章读来仍然因它们

的内在意蕴之深厚而让人觉得荡气回肠，熠熠生辉。 
当代世界在和平的大环境中却处处表现出不安的状态来。如“911恐怖袭击”、“中东战争

”、“美伊战争”、“反车臣武装分子”等等，这些战火，让具有忧患意识的新加坡文人思

古度今，懂得了历史及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它们是保卫家园保卫主权和维持本国社会安稳的

有力武器。希尼尔的三篇作品就是通过反映新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种种新形式的“侵略”来

提醒人们观照历史，反思自我的。如《猫语录》用象征的手法，揭示了社会所存在的假民主

、假自由的现象，指出了人们被愚弄，意识受压抑，思维受强制，从而变成了一群没有主见

，爱跟人屁股排长龙，易受别人影响追潮流等；《I & 
P》中则描写了政客间的争权夺利，却酿成了民族仇恨，恐怖袭击异族等惨剧。在这里政客

的嘴脸是何其的丑陋，是何其的让人痛恨！而受灾受难的百姓又是何其的悲哀！《认真面具

》更是将政客们虚伪、贪婪、冷血、好战的特性表露无遗，同时也十分同情和“责备”那些



甘受“奴役”的软弱、被愚弄的民众。历史让人们能认清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从而能使人们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辨别各种新形式的“侵略”。 
总之，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蕴在现代化的意识大潮中重新提起更是具有特别

的意义，它们为许多迷失了方向的人们重新指明的道路，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困惑，也避免了

自己这个“个体”在社会“类”的压抑下变形消亡。 
 
三、探讨情感婚恋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对情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

责任夫妻”，而是追求情感的伴侣。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竞争压力的加大，也使身

心劳累了一天的“白领”们想找一个可以放松身心的地方——

情感的归宿。喧嚣的社会环境，也使爱情这一本来浓郁纯正的味道变得淡了，有时还沾上了

铜臭，于是，社会上婚外恋、移情别恋、三角恋、包二奶、一夜情、网恋等诸如此类的现象

便“流行”起来了。而第三者（情妇/夫，竞争者），第四者（介于情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

）也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了。而这些都对家庭和爱情造成情感危机，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对人们如何选择正确的爱情观与家庭责任感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对社会的稳定也起到较

重大的作用。 
于是，探讨情感问题成为了新加坡微型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叙述母题。柯奕彪的《红颜》是讲

述两个有各自家室的一男一女却成为“红颜”，但他们的“偷情”并不是出于肉体上情欲的

渴望，也不是因为金钱和名利的互相利用，而是出于精神的依托，心灵的交流；林高的《相

片的故事》则是以伤感的笔触去审视爱情经不起岁月的考验而淡化或消亡。艾禺的《快乐的

关系》写的是现代人对于美满婚姻的失望情绪，他们宁愿追求一种异化的快乐关系——

雇佣妻子，把家庭的那种温馨快乐的关系作为一项服务！当然，也有像陈家骏的《捉迷藏》

这样用浪漫的情调赞扬那些纯朴、永恒的爱情。作家们都希望自己能唤醒人们心中要遗忘的

真爱。 
而这些问题中，家庭问题异常突出。首先是家庭结构的改变。传统的家庭结构都是要求世代

同堂，父母儿媳都是住同一大院宅的“大家庭”，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受到西方

家庭观的影响，在他们心目中“家庭”的定义已经发生的改变，不再是传统的世代同堂，共

撑一棵树的样式了。他们喜欢追求自由的“二人世界”的“小家庭”，当他们长大成人，能

够独立时就会离开父母搬出去住，组织一个新的家庭，这使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如周粲的《搬》就是通过一个小时候极孝顺父母的儿子大读完大学，准备结婚的时候，还是

向父母提出了令他们难以接受的要求，和妻子搬出去住！ 
二是一个新家庭的建立基础出现了异变，不再是单纯的感情结合，而是把婚姻作为金钱名利

、权力色欲的交易。简而言之，就是“男才女貌”演变成“男财女貌”。甚至出现了连自己

亲生骨肉也成为自己生活、前途的累赘的观念，如李忠庆的《争》来讲述的就是一对离婚的

夫妻争的不是儿子的抚养权，而是为推卸抚养儿子的责任来争吵，这是一种亲情淡薄的伦理

悲剧，是一种伦理失衡的社会现象。 
三是家庭关系的冷漠化。由于以上两种原因之一或这些原因的交叉结合，又或人们因为工作

等关系的影响，把以前曾经的情感都“埋藏”起来了，形成了心灵上的“墙”。他们虽然表

面上没有什么矛盾，但却保持一种淡薄的关系，生活程序化，上班、下班、煮饭、教育孩子

，但却没有情感和思想的交流，没有生活的情趣。林高的《点歌》写的就是一个丈夫一边与

情人偷情，一边却打电话给妻子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丈夫是用这种方式建立一

份虚伪的“形式情感”，其实他和妻子之间已经有一堵无法破解的“墙”，那堵无形间彻起

的“墙”是为了保护自己，使这段还有其“存在价值”的婚姻不至于就此结束。 
随着社会的发展，情感在婚恋、家庭的比重有所削弱，甚至出现情感荒漠化的迹象。人们对

待婚姻、家庭的态度和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许多婚恋的新现象，这引起了

作家们的注意，使他们纷纷参与了探讨，希望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婚恋价值观。 
 
四、创作技巧的艺术创新 
新华微型小说与中国等较为写实的微型小说一个很大的差别同时也是它的优势就是它在技巧

上的大胆创新。新华微型小说虽然没有像中国微型小说那样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从总体



上来说），但它在技巧上的灵活运用却也能产生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短短的篇幅里，虽

然叙述的题材十分生活化，部分还停留在生活的表层上，但经创作者一番艺术加工后，就能

产生一种强烈的艺术冲击力，达到让人“顿悟”的境界。这类作品主要有以新体式出现的，

如《十二想》（笔记体）、《黑色日记》（日记）、《论文》（论文提纲）等；有科幻、梦

境等虚幻题材的，如《死刑》、《灭》、《寻找唐努乌梁海》等；有集散文化、诗化的部分

特性出现的，如《纸鹤》、《舍不得》、《吃下午茶遇到苍蝇》等。这些创新，在技巧上是

具有十分积极意义的探索和开拓，应该受到肯定和鼓励。但这些创新又往往会缺乏作为一篇

小说的元素，如人物、情节、细节单元等，因而它也受到了一些作家和读者的质疑。于是人

们对于这些非传统意义的“微型小说”就有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把它看成“非小说形式”的

，如新华小说家艾禺的看法的：“既然冠以‘微型小说’的称号，我始终认为它说什么都应

该具有小说的‘样子’。我不是把对它以‘反小说形式’出现，但如果一味在求变换花招，

虽然有他创意，但却走成一个让人看不出的样子来，说是赋予了微型小说新生命，我却觉得

是在糟蹋这四大家族里的新新文类。”而孙爱玲则认为：“微型小说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小

小结构，换句话说，要成‘型’，虽小但五脏俱全。有人物（或异类）、有事件、有事件发

生之所以然，或后果。” 
谢裕民也认为，要区分“微型小说”与“极短篇”的差别。“新加坡的一些微型小说其实根

本不是微型小说，而是‘极短篇’，因为它没有故事可言。” 
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写微型小说就需要运用创作技巧，以求让简单普通的生活题材获得强烈而

丰满的艺术魅力。他们普遍认为在创作上要摆脱任何文学教条的束缚，不断地探索和试验新

的技巧，这样才可以为微型小说的发展壮大开拓更大的空间。如黄孟文的“五脏不全说”认

为：“微型小说不能讲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为微型小说的特征就在于五脏不全”；林

高的“微型小说和诗是乡亲说”就提出：“在技巧方面，微型小说须写得有韵味，让读者回

味无穷。微型小说可以有深度，但从单篇来看，不易有厚度，难与短篇小说一较高低，如果

含有诗的韵味，则可加强回旋的深度。”董农政、希尼尔则提出了“小说诗”的主张，希尼

尔在“走出文化伤口，继续自觉探路”的座谈会上提到：“诗与微型小说互相渗透和结合，

这基本上是好的……诗是语言的精华所在，诗和小说相结合而衍生出另一种文体是可行的，

不过需要另一段时间的尝试和试验。”旅新作家石鸣也赞同他们的观点：“诗重意象、留白

，而且诗节间也多有跳跃性，微型小说也最忌‘开门见山’，所以这两种文体之间其实是有

共通之处的。我们在创作微型小说时，完全可以融入诗歌的元素”。但他又指出“不过不是

形式上的模仿，而是从精神上去吸取诗的神髓，融会贯通于小说创作中。”此外还有希尼尔

的新闻小说、现代寓言等。马来西亚作家朵拉对于微型小说的创新，曾这样提出过要求：“

微型小说创作的规律，不断重复，到最后会形成一个窠臼，微型小说作者也许因此陷落在创

作法则里，反而走不出来。如果要问我：‘微型小说是什么？’《禅话101则》的其中一则

正好可以代我回答：‘日本的觉阿禅师是首位到中国学禅的人，天皇听说他回日本来了，就

请他为自己及臣民说禅。觉阿站在天皇面前，一言不发，然后从衣折中取出一只笛子，吹了

一曲短调，接着非常礼貌地鞠了一躬，从此消失不见。’”当然朵拉并不是说微型小说的的

技巧“吹”了一次就“消失”不要了，而是着重指出对于微型小说的创作技巧，我们需要有

创新的精神，不要只想着沿用前人的技巧。 
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看法。这主要是从它们的作用来说的，而不是从它们的形式来说的。无

论是微型小说还是“极短篇”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与作用：运用短小的艺术形式，在快节奏

的现化生活中，给予读者一种认知生活、情感、道德规范和文化素养等方面人生内涵的机会

。因此，我们有理由将这类“短小的艺术形式”归类或并列在一起，因为它们所负载的质—

—

“神”是相通的。当然，这种艺术形式与诗歌、日记、散文等又有所不同，它是诗与小说，

散文与小说的结合体，是把诗歌、散文的神髓吸收铸炼后，以另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读

者的面前。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快速地刺激和感染读者，形成一种厚重的审美快感。因此，

它也应有一个“本体规范”，以使它能与其它文体有所区别。美国的小说评论家罗伯特·奥

佛法斯特认为：“微型小说‘不超过1500字，却要具备小主的一切要素’。他规定这种文

体的三个要素是：1.构思新颖奇特；2.情节相对完整；3.结尾出人意料。许多中外微型小



说研究者都认为罗伯特的第一条和第三条的概括比较准确，能够普遍地被人们接受。而他们

对罗伯特的第二‘情节相对完整’却纷纷提出商榷意见。”由此可见，微型小说这种文体不

一定要求情节完整，但它在情节构思和结尾上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这里面可以运用许多的

技巧以达到创新的目的。当然，在创作技巧的不断变革中，第一和第三要素也开始了异变，

如结尾往往是没有出人意料。虽然如此，但它还是有一个模式的： 
微型小说的结构＝“常规性铺垫叙述”＋“突转性上升叙述” 
这里的“突转性上升叙述”其实就是结尾部分。当然这里的突转也不单单是指“出人意料”

，它指的应是艺术的突转。微型小说的结尾往往都是用一两句话来点睛，无论它是不是“出

人意料”，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是给人以强大的“审美速率刺激”，我们称这种艺术机制

为“艺术的突转上升”。当结尾是“出人意料”的，那么它就是“艺术的反转斜升”；当结

尾只是将全文的信息融会在一起，起点睛之功，那么它就达到了“艺术的急转上升”。 
概而述之，微型小说的“本体规范”不可丢，至于这种本体规范的特性，在现阶段我们可以

这样概括：“微型小说是在当代生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字数在1500字左右，既体现出

小说的一切要素又具有其特殊规律的小说品种。” 
总之，新华微型小说的成就是华文微型小说界不容忽视的，但旅新作家石鸣认为：“走下坡

路是事实。新华微型小说所以会经历九十年代那段蓬勃时期，是建基于黄孟文、希尼尔、谢

裕民和林高等人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不仅批判、反思，也将伤口呈现出来，试图

‘痛’醒一些人，这就形成了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但现代的年轻作者，大都对那一段

历史没有认识，也没有感受，他们感受到的是全球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他们的作

品更多的是边缘化、私语化的写作。而这种写作最好的载体是散文，所以年轻作者从事微型

小说写作的比较少。这也间接造成了新华微型小说近几年的低落。”新华小说作家董农政也

承认：“我也认为新华微型小说已经走下坡，特别在文学技巧与作品视野上。”另外，这种

创作上的低潮，与当代新加坡华语的低迷与式微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文学失去了载体，就

根本没有创作的可能。因此华语地位的改变使新加坡的文学创作都受到很大的阻碍。 
但我们也看到其强大顽强的生命力，它的再度繁荣，再创新高的时刻将不会太远。首先从新

华微型小说的创作现状来看：新华微型小说作家在年龄结构分布比较均匀，他们可以延续和

发展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相信在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开创出一个新华微型小说再

度繁荣的好局面；而作家们在技巧上的创新精神、现代生活不断涌现的创作题材、日趋成熟

的理论研究，是新华微型小说创作兴盛的动力。除此，发表新华微型小说的阵地也较为宽广

，《联合早报》、《新华文学》、《赤道风》、《新加坡文艺》等报纸刊物都刊登微型小说

。而从时代需要来看，当代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更愿意去品味微型小说这一短而精的“文化

快餐”，人们都希望费最小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最大的审美信息量，而微型小说能够迅速反

映生活，深刻揭示时代本质，因此能够满足读者的“速率审美刺激”，从而受到大众的欢迎

。眼下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使用母语，许多社会团体和文学团体也进行“语言复兴”运动，

华语的地位在未来也会逐步提高。综上所述，新华微型小说的兴盛虽是面临着挑战，但我们

也应保持乐观的心态，看到它强大的生命活力，并预知它繁荣昌盛的未来。正如《新加坡华

文文学史初稿》所言：“新华微型小说……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在发展，可以预见：有好

的作家、好的题材、好的技巧，同时有好的作品评论与理论研究，就有可能写出一流的作品

来，从而为新华文学走向世界又拓展一条道路。” 
 
刘天平，中国微型小说评论者。 


